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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玉佩在很早以前就出现了，甚至可以早到新石器时期，它是由不同的玉件串联起来组成一个整套的装饰物，可佩戴于人的颈项、胸前、肩部或腰问。而我们这里要说的组玉佩，则是指西周时期首创的大型组合玉佩饰，它在西周王侯贵族社会生活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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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璜联珠组玉佩（图1），山西曲沃晋侯墓地M31出土，由绿色料珠和红色玛瑙串联6件玉璜，组玉佩玉件共W408件。 
　　七璜联珠组玉佩（图2），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M2001出土，由红玛瑙和绿松石珠串联7件玉璜，并与由红玛瑙珠及玉管组成的项饰相连接，最上部是一件人龙纹玉佩，组玉佩玉件共有374件，通长126厘米。 
　　从以上图例我们可以看到，西周大型组玉佩是如此绚烂多彩，富丽堂皇，制作精良，典雅与尊贵并举，威严与奢华共存，令人叹为观止。 
　　“组玉佩主要见于第一、二等级贵族墓，而第三、四等级墓则罕见或不见。这种等级差别在西周时期十分突出……”“周代组玉佩的结构和佩戴者的身份地位颇为相关，原因在于周代不同等级之贵族其步履的缓急各不相同，而佩戴组玉佩正可以起到‘节步’的作用”。如《诗·卫风·竹竿》：“巧笑之瑳，佩玉之傩。”毛传：“……傩，行有节度。”又《国语·周语》载：“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韦昭注云：“玉，佩玉，所以节行步也。君臣尊卑，迟速有节，言服其服则行其礼。”杨伯峻注云：“据《玉藻》郑注及孔疏，越是尊贵之人步行越慢越短……因其步履不同，故佩玉亦不同；改其步履之急徐长短，则改其佩玉之贵贱，此改步改玉之义。”（孙庆伟《周代用玉制度研究》） 
　　原来这种大型组玉佩不仅华丽夺目，它还规范着君臣尊卑及其礼节，是西周诸侯贵族身份地位的象征，地位等级不同，其佩玉之贵贱和复杂程度亦不同，甚至与其行走的步伐、仪态也有关系。 
　　《礼记·玉藻》：“君与尸行接武，大夫继武，士中武。”武，指足迹。就是说，天子、诸侯和代祖先受祭的尸行走时，步子不仅很慢而且短，每一步前后脚要相接半个足迹；大夫则是一个足迹接续前一个足迹；士行走时步子之间可空一个足迹的距离。佩玉不同而行步“迟速有节”，此乃标示序列分等，尊贵有加，亦自风度俨然也。 
　　《礼记·玉藻》：“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宫羽。趋以《采齐》，行以《肆夏》，周还中规，折还中矩，进则揖之，退则扬之，然后玉锵鸣也。故君子在车，则闻鸾和之声，行则鸣佩玉，是以非辟之心，无自入也。” 
　　从以上可知，周代的贵族君子是不能没有玉的，他们身上左披右挂的都是玉，尤其是大型组玉佩从颈项垂挂下来，有的甚至越过腰腹长达膝部，行走时必要中规中矩，彬彬有礼。前行时双手捧玉，毕恭毕敬，后退时将玉举高，步履徐稳，身上的佩玉相互碰撞也要发出附合音乐节拍的和谐鸣响。《礼记·玉藻》日：“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于玉比德焉。”佩玉进一步上升到君子之“德”的高度，分明是警示君子谨慎行为，温文尔雅，摈除“非辟之心”，从而达到修身养性，明德践礼，像宝玉一般的高贵境界。 
　　西周组玉佩上最显赫的玉饰，非玉璜莫属，大型组玉佩一般是以玉璜为中心结构串联起来的，玉璜的大小和多少直接关系到组玉佩主人的身份地位。 
　　新石器时期的玉璜，大多简陋，素面无纹；良渚文化玉璜相对精致，局部刻纹；商晚期出现整体饰纹的玉璜，如殷墟妇好墓出土的龙纹玉璜，但数量很少；玉璜真正的繁荣期是在西周时期，随着陕西宝鸡（弓鱼）国墓、陕西扶风强家西周墓、陕西长安张家坡西周墓、山东济阳刘台子西周墓、河南平顶山应国墓、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山西曲沃晋侯墓等西周高等级墓葬的考古发掘，均出土了豪华的组玉佩，大量玉璜亦随之面世，玉璜不但选用玉料上乘，而且还琢刻着精美的龙纹（或人龙纹）。 
　　众所周知，中国人所说的龙，不是真实的动物，但确实有龙的形态，那么最早的龙形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考古人员曾经在内蒙古兴隆洼文化查海遗址发掘了一条用红褐色石块堆砌的龙，据说这就是中国目前所知最早的龙形图案，使龙的起源上推至八千年前。发现于赤峰市翁牛特旗赛沁塔拉的红山文化C型碧玉龙，被称为实体性的“中华第一龙”，距今也有五千多年。到了三千年前的商代，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圆雕玉龙更具代表性，其头硕大，双角后伏，张口露齿，眼目凸出，翘鼻弯唇，身尾蟠卷，中脊起棱，纹体有鳞，足趾如钩，确立了后世中华龙的初形。 
　　西周玉器上的龙纹，在商代龙纹的基本形态上又有发展和创新，纹饰刀工更趋精致，图案装饰性更强，并且花样繁多，增添了咬尾龙、交尾龙、双龙或多龙扭结，以及长舌龙、无角或无足龙，还有抽象图案的龙，呈现出不拘一格的现象。西周玉器上的龙纹，不论其结构多么纷繁复杂或者简单抽象，只要辨认出龙的眼睛、卷鼻、额突、龙角、龙舌、龙身等其中的要素，就会较快地进行判别。最关键的是龙眼，类型上比较多见的为圆形眼、椭圆形眼、矩形眼，尤其是“臣”字形龙眼，眼角线延长有勾，重点突出，特征鲜明。 
　　龙纹玉璜（图5），陕西宝鸡茹家庄西周墓地M2出土。玉璜两端各钻一穿孔，弧形凸边外带突棱。璜身琢刻两条回首龙纹，二龙纹身尾呈斜三角形，互相叠压。龙身均饰卷云纹、“儿”形纹、“》”形纹。玉璜两端突棱各为龙角，二龙眼均为“臣”字形，眼角线延长有勾。 
　　龙纹玉璜（图4），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M2009出土。玉璜两端各钻一穿孔，璜身琢刻两条身尾纠缠的龙纹，“臣”字形龙眼，眼角线延长有勾，头上有细密的须发，卷云纹大耳，张口，出舌，卷鼻，龙身饰西周特色之逗号式卷云纹和“儿”形纹。 
　　从玉璜上琢刻的纹饰可以看出，龙纹的面目已经有了抽象变形的意味，讲究图案装饰艺术化，线条优美飘逸，婉转流畅，龙纹形态端庄，尊贵大方。《玉说》：“夏尚忠，雕刻极细；商尚质，雕刻朴素；周尚文，雕刻细密繁缛，匠心独运，其妙有不可思议者。”西周玉器重纹饰、崇文采，切磋琢磨，极尽长弧曲线之美感，尤其是在玉平面上采用勾撤刀法琢刻的纹饰凸显出浅浮雕之艺术效果，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从考古发掘资料看，确实存在结构相异的组玉佩，并非完全整齐划一，而且女性墓出土组玉佩的比例高于男性墓，这说明西周组玉佩固然具备礼器之用，而服装佩饰也是组玉佩的主要功能。 
　　四璜联珠组玉佩（图5），山西曲沃晋侯墓地M92出土，由4件玉璜和玉珩、玉圭、束腰形玉片，以及玉，石，玛瑙，绿松石质的珠、管组成，总计282件。 
　　四璜联珠组玉佩（图6），陕西扶风强家西周墓地M1出土，由4件玉璜和不同形状的玉佩饰，玉珠，玛瑙珠、管组成，总计356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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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玉佩（图7），陕西扶风强家西周墓地M1出土，由玉蚕佩、玉鱼佩、玉兽头佩和长方形、半圆形、近似三角形玉佩，以及玛瑙珠、管组成，总计47件。其中五件形状不同的玉佩我们需重点关注，因为这五件玉佩上均琢刻了精美的人龙合纹。 
　　本文前面提到过的“七璜联珠组玉佩（图2）”，其最上端正是由一件人龙纹玉佩总贯枢纽，意义非比一般。与其他朝代相对比，西周时期最具特色的玉器纹饰正是大型组玉佩上的人龙合纹，它表明龙的象征出现了更加通俗而形象的阐释，尤其是在各式各样不规则形状的玉佩上琢刻的人龙合纹，人与龙一起交缠纠结，舞之蹈之，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人龙亲和的主题。 
　　人龙纹玉珩（图8），山西曲沃晋侯墓地M92出土。此玉珩是四璜联珠组玉佩（图5）上的其中一件。长方形玉珩四角各钻一穿孔，珩身中间是一横置的人纹，椭圆形眼，卷云纹耳和下巴，圆隆鼻，头顶上的弧形表示头发，肢体伸向玉珩两端，各连接一龙纹。二龙首相对而上下方向相反，边沿突棱结合琢刻纹饰显现出龙的卷鼻、额突、龙耳和须发，龙首张口、出舌，其中一龙眼为椭圆形，另一龙眼为“臣”字形，眼角线延长有勾。整体纹饰中多处出现西周特色之逗号式卷云纹。 
　　一般来说，玉璜呈弧形，两端钻孔以系挂，整璜凹边朝上。玉珩则是两端钻孔垂挂下方玉佩，凸边顶部还要再钻一穿孔以系上面，整珩凹边朝下。如果是类似（图8）这样的长方形玉佩，那么两端龙首正相对的为玉璜，而两端龙首相对倒置的是玉珩。西周后期组玉佩上新出现了玉珩，延至东周渐渐取代了玉璜在组玉佩中的地位，西周类型的大型组玉佩亦渐趋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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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龙纹玉佩（图9），陕西扶风黄堆西周墓地M3出土。这件近似梯形的玉佩在靠近一条斜边处钻一穿孔，整体纹饰为斜向对称的二人纹和二龙纹。人纹均饰卷云纹大耳，圆隆鼻，其中一人为圆形眼，另一人椭圆形眼，卷云纹嘴巴，脑后似垂有发辫。龙纹均饰卷云纹大耳和下巴、张口、出舌、卷鼻，有额突，其中一龙为圆形眼，另一龙“臣”字形眼，眼角线延长有勾，龙角后倾。一般而言，有角的龙为雄，有耳无角的为雌。如此小小玉佩，方寸之间，人龙呼应，错综盘旋，刀工娴熟道劲，纹饰形神兼备，具有强烈的图案装饰性。 
　　西周之际，人文意识迅速生长。我们看到，周人心目中的龙不再是前朝那样令人畏惧的鬼神，而是天命维周，护佑周人克商承业，龙的形象也由商代的威势狞厉，逐步演变成为祥瑞天子的象征，龙与人和谐共处，亲善相携。《周易》乾卦“初九：潜龙勿用。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这是说，潜龙上升，“出潜离隐”；出现在田野，是贤明的人物，会给人们带来好处；“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这是说，龙腾于天，自由自在，大展宏图。“以圣人之德，居天子之位，故万人乐得而见之”。 
　　中国的龙本为神异，它在人们的崇敬与期望中，逐渐地汇集了百兽之特长，成为可以潜渊人海、腾云驾雾、呼风唤雨的万兽之首，尤其代表了农耕文明对风调雨顺的祈盼。更为重要的是，在龙的形象中，蕴涵了中国人基本的宇宙观：阴阳交泰，天人合一，仁者爱人，兼容并包，多元一体，综合创新。这种滥觞于西周而绵延于后世的龙的理念，同时也表达出中华文明深层次的文化底蕴，以至炎黄子孙亦称“龙的传人”。 
　　那么，为什么独在西周玉器纹饰上出现特有的人与龙和谐共处的现象，而前朝未有，后世不见呢？ 
　　凡文化现象自有其社会背景和历史根源所在。西周的社会政治制度与其前朝商代的“兄终弟及”制，“内服”、“外服”制不同，与其后世秦朝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郡县制”也不一样。西周主要是在井田制的基础上，实行分封制、宗法制和礼乐制。分封制“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形成了严格的“周王诸侯卿、大夫士”的等级序列；宗法制实行“嫡长子继承”，把“家”与“国”合二为一，保障贵族们享受“世卿世禄”的特权，防范内部争斗；礼乐制度是西周统治者政治思想的集中表现，其主要内容是“尊尊”，“亲亲”，维护贵族血统和等级尊卑，规范各等级人群基本的行为准则。为了适应分封、宗法、礼乐制度的需要，大批的青铜器和玉器纷纷闪亮登场。温润缜密的玉器，除了作为礼瑞之器出现在朝聘、祭祀、礼仪、丧葬等台面上以外，更是作为首屈一指的服装饰品，佩戴在王侯贵族们的身上，彰显身份和地位、富贵与尊严，且君子怀玉比德，心地坦然焉。良玉之上琢刻形态优美的人龙亲和的纹饰，其寓意正与分封、宗法、礼乐制度互为表里，潜移默化间，各安其位，和衷共济，家国协调，子孙永享，教化之功，悄然而行矣。 
　　琢有龙纹的玉器和青铜器一样，都是统治权威的表征，历朝历代大体相似。只不过西周时期在周公所开创的“礼乐文明”的影响下，更加注重以教化和审美的方式来传递社会规范与道德观念，更加强调人与天和，个与群和，身与心和，终以达致“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极具西周特色的大型组玉佩及其中的龙纹玉璜和人龙纹玉佩，既是这种教化和审美功用的物化表现，亦是西周玉文化高峰的精华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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